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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所认识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我是在 1987 年上半年知道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那时，我已经通过教育部

的日语留学人员的考试，作为访问学者，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先行公派来到日本京

都府立医科大学，正在该校的医学动物学教研室学习，受教于吉田幸雄教授。从

吉田教授那里得知，中日之间建立了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而且，很快将有国内

笹川医学奖学金学者来到同一教研室学习。 

其后，我对该制度有了逐渐加深的认识，意识到“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设

立的宗旨是促进中日两国医学界人士的友好交流 ,进而为亚洲的和平与人类的健

康事业做贡献。通过邀请中国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学者到日本,在加深相互理解的

同时 ,促进双方在医学及其他医学相关领域的友好合作,进而为中日两国医疗发

展做出贡献。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设立的起点较高，它的成功实施必然直接造福

于两国人民，特别是惠及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因此，它将具有较长期的生命力。

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实施过程具有严格的筛选和考核标准。例如：奖学金申请

者必须首先通过卫生部国家考试中心主办的“全国卫生系统外语水平考试 

(LPT) ”，该项考试每年合格者约在 1000 名左右，再由全国各地向卫生部推荐其

中的 300 人作为研修候选者，最后由卫生部根据考生的业绩、论文、课题以及各

项具体要求等进行审查,向日方推荐 90名候选者,日方则从中方推荐的候补者中另

选出 10 名，共 100 名作为每年选派人。“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的第二阶段, 改

为 “日中笹川医学研究者制度”，每年收研修员 80 名,特别研究员每年 20 名。初

选合格者赴日前还要进行语言培训 (包括日语和英语),按卫生部规定,日中医学

协会每年派 4～6 名日语讲师授课。通过日语考试的考生,要分别到到西安医科大

学英语训中心和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日语培训中心进行语言培训。英语考生在卫

生部白求恩医科大学日语培训中心 (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进行日语培训,

由日本派遣的教师与中方教师共同负责。最后,日中医学协会的负责人将进行日语

的面试和作文笔试 ,综合考察各位研修者的语言能力,研究能力、生活能力等。这

种出国留学人员的筛选过程是中国国内迄今为止所有公派出国留学制度中标准最

为严格、程序最为复杂的。这样既保证了进修生的质量，又保证了进修生赴日后

的日常生活、研究学习等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因此，可以说“笹川医学奖学金制

度”设立者和实施者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创始人笹川良一先生是世界最大的基金

会组织之一,日本财团创始人。笹川良一先生奉行“世界是一家,人类皆兄弟” 的



信条,利用该财团来自赛艇的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规模庞大的慈善活动,在防

治麻风病等方面成绩卓著, 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本部设置了笹川良一胸

像, 1982 年他获得联合国和平奖, 1989 年又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亲善大使。笹

川阳平先生接替其父成为日本财团理事长后，秉承其父亲的“为人类奉献不已” 的

精神,领导日本财团在世界更广泛从事慈善事业 ,在消灭麻风病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任命其为世界铲除麻风联盟特殊大使。 

本人认为，“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虽然形式上看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

流，实际上，两国政府对这一跨度达 20 年以上的人员交流都非常重视。在中国方

面，从该制度成立之初，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生前曾这样谈及日本友人笹川良

一先生,“记住笹川先生,他侠肝义胆,中日两国之间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

们的”。笹川良一先生还受到我国领导人李鹏、王震、杨尚昆等的会见。其后，由

政府部门的卫生部直接领导和实施这一规划，将这一规划完全纳入政府行为，表

明中国政府对此是高度重视的。另一方面，在日本，由于笹川良一先生在政界的

影响和与执政党高层人士的人缘关系，日本政界对该制度也很重视，据不完全统

计，日本前首相中，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宫泽喜一、羽田孜、桥本龙太郎、森

喜朗等均参加过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的欢庆活动。森喜朗前首相还专门出席了

2007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20 周年纪念活动，关心

和支持该制度的日本国会议员也有不少。这些事实表明“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与其说是完全的民间交流，不如说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更为合适。 

 

二、 我所参予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我是 20 期的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1997 年 4 月来到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

所寄生虫学部，受教于的小岛莊明教授。小岛教授是日本寄生虫学界知名权威，

在日本血吸虫病的免疫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与我在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时的吉田

幸雄教授相比，年纪稍轻。吉田教授是第一期笹川医学奖学金的指导教师，在机

会性寄生虫病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是日本寄生虫学界的老前辈。由于本人在参

加 20 期的学习之前来过日本，因此已经比较熟悉日本的情况。我觉得有必要从自

己的留日经历中，从感知的方方面面谈谈体会，以供大家参考。上述两位日本教

授每日大约上午 9 时前到达教研室，中午一般自带盒饭，吃午饭时间大约 30 分钟

左右。其间，一遍吃饭，一遍与同室的下属商谈工作。中午一般不午休，然后从

下午一直工作至晚上 9 时左右。每日如此，甚至有时在周六的上午也来学校。从

教授的敬业态度，对日本教师的工作及敬业状况就可见一斑。日本教授在学术上

也很谦虚，实事求是。教授与同事之间关系融洽，记得有一次，同室的一位讲师

家里失火，教授带头捐款，很令人感动。在学校、在教研室内，很少听到日本同

事之间谈论政党、竞选、领袖等政治问题，偶尔听到也是开开玩笑而已。日本人

之间很少听到谈论别人的事情，特别是在背后议论某人的长短等，我想这也许是



日本人比较团结，集体主义精神较强的原因吧。因为总是在别人的背后议论人，

迟早会造成误会和矛盾，结果就造成了不团结。日本人的纪律性很强，相互之间

也很守信用。例如：在仪器使用方面，一台 PCR 循环仪几乎 24 小时不停运转，各

人均可使用，为什么能做到有条不紊呢？他们只靠 PCR 循环仪上面挂着的一块小

黑板，上面写着预约者的姓名和使用的时间段。表面上是一块小黑板，其实质是

日本学者的良好纪律性和信誉。这样，使购置的仪器在最佳的期间内尽可能地发

挥了最大的效益，既发挥了仪器的价值又节省经费。这点值得我们深思，不像有

些人以购置新型仪器和拥有新仪器为荣耀，认为只要自己使用方便就行，不管国

家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益。要知道仪器的管理和使用会反映出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国

家的管理水平，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团队甚至一个民族的协作精神。现

代的科学研究早已脱离小作坊似的运作模式，没有大团队的共同协作，很难取得

好的科研成果。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所内仪器的共享率和使用效率极高，这非常值

得中国的教育行政管理学习。日本人也并非想象中的“工作狂”，我所在单位的教

授自己在神户拥有一艘游艇，每年夏天组织全室员工一起去旅游；另一单位的教

授也组织全体同事去日本的阿尔卑斯山登山滑雪。这样使大家精神得到放松，又

增强了凝聚力，就像日中医学协会组织每届笹川生游玩东京迪斯尼乐园一样，给

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日本的教授是好客的，本人曾在日本的春节期间应邀

去吉田教授家作客，据说在日本在自家招待客人是最高的礼节。当然，由于两国

民族的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等方面背景不同，在世界观和个人行为习惯

方面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三、 我所希望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已经实施 20 多年，是应该对该制度作出综合评价的

时机了。当然，对于“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评价和改进应该是中日两国有关

负责人之间的事情。但作为该医学奖学金一名学员，从个人的立场对该制度作些

评论也不是不可的。我认为中日两国关系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时地出

现一些矛盾和争论这是不奇怪的，只要“存异求同”，两国关系肯定会得到正常发

展。但是，如果想要取得深入稳固的发展，必须建立起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相互

信任的基础。“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就是建立这一基础的一种最好方式，它立足

于医学－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科学，通过培养和提高中国高等医学院校教师和

临床医师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再造福于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这

点上来看，它的作用要大于麻风病防治等。因此，“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受到两

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就是必然的事情了，以至于本人称之为是半官方半民间的

交流活动。中日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中会有晴天和雨天出现，这需要维系的纽带，

“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纽带。 



本人认为，该制度仍然应该以培养更多的进修生为目标。从每年 100 名的原

计划中缩减人数，设立特别研究者似乎不太合适。特别研究者可以通过中日之间

建立合作研究课题，从课题经费中选拔合适的研究者，这样针对性更强。同时，

适当增加基础医学的教师培养人数是必要的，通过培养教师再去培养学生，效果

得到放大。 

另外，研修生在日本的生活管理有待细化。例如：一般来讲，研修生使用上

届同学的遗留物品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几届同学使用下来已经陈旧的物品，再

给新来的同学使用这就不合适了。在租房使用上，交接时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无损

坏，不要造成房东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总之，具体负责同学生活的职员为大家已

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为了做的更好，有必要注意这

些问题。 

最后，借此机会再次向笹川阳平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